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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文化

丁文江的人格魅力

文图 / 员雪梅  李学燕

第一作者简介   员雪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师，

从事地质学史研究。

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不仅是一

位思维敏捷、博学多才、勤于实践、治学严谨和开拓

创新的人物，而且还是一位乐观开朗、热情友善、勇

敢果断、坚忍不拔和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丁文江短

暂的一生对国家、社会、科学以及朋友、同事、老师、

学生和家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处处散发着炽热的

人格魅力。我们被丁先生的高尚品德、独特思想和非

凡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将会永远激励我们奋

发前进。弘扬这种人格魅力，我们相信地质界、科学

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会受益良多，同时，对于教育广

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我们在对搜集到的有关丁先生的文献资料整理后，

总结出丁文江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求知    学贯中西文化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大家族。4 岁入家塾

读书，学四书五经；10 岁时已能文，作了《汉高祖明

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

莫能易一字也”。丁文江幼时在家乡接受的严格私塾

教育，为他一生的传统文化和文字功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15 岁时，他开始了留学生涯，历时 9 年；先日本，

后欧洲。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广泛阅读科学、

哲学、经济学等方面书籍，不仅获取了不同学科的专

业知识，还形成了一个科学家的思维。他于 1911 年在

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

多年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欧

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正

因为这样的学习背景，造就了他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他在地质学、天文学、动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

人种学、地理学、地图学、哲学以及经济和外交等方

面均造诣很深，驰名中外。他能阅读俄、法、德、日、

英等文字的书籍，能说英、法、德三国语言，英文尤

为流利。难怪黄汲清先生曾评价说：“丁文江知识渊博，

学贯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

结识中国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

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尊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

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

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这些学习背景，使丁先

生具备了中西文化贯通的多学科知识，为他日后对国

家、社会以及科学的思考和贡献奠定了基础。

勤于实践    考察地质现象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质工作尤其要重视野外调

查工作。丁先生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不避严寒酷暑，

身体力行地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教育、培养了一批理

论与实践并重的地质人才，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由外国地质学家发起，其中著名的有美国

人庞培勒和德国人李希霍芬，等等。他们在中国建立

> 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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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机构之前对中国地质的调

查和研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李希霍芬这样评价中国知识

分子：“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

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

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

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

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

单从事的。”丁文江对此则不以为

然，但他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用地

质调查所的工作和我国自己培养地

质人员的成绩证明了中国学人是有

行动力的。实践后他说：“现在可

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

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

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的中

国，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

者还不多见。1911 年，丁文江从

英国获得双学位就取道越南回国，

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考

察，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

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同

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

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

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

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

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

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

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

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

丁文江对野外实践工作的重

视，也体现在他对徐霞客的研究和

对《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中。

他说“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

江河之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

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欧美人之特色

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

前”。他不仅仔细阅读了《徐霞客

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新走了徐

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

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敬佩。 

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

质考察中遵循“近路不走走远路，

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

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登山必到峰

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

神。他这种重视野外调查的工作方

法和不怕苦的精神，为后起的地质

工作者，树立了良好榜样，对中国

地质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善于思考  悟出科学思想

丁文江的留学生活和实践经

历，养成了其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

他通过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

的认识和比较，以及他在实践过程

中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最终

形成了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

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胸怀，形成了

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

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    

丁文江崇尚科学的高尚信仰，

在行动中“以科学知识为向导”。

1934 年，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

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

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

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

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

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

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

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

其中从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

科学之发展》、丁文江《科学化的

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丁文江《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

作》，英国《自然》周刊、丁文江《中

国现代科学》、丁文江《我国科学

研究事业》。从这些文献中，可以

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

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

作情况。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

之际，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

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

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

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

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

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摒弃旧

的“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将

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发扬光大。丁

文江是一位有抱负的思想者，始终

保持科学家本色。

丁文江所处的时代，倡导科

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

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

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

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

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

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

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

种者。”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

的事业和理想，除了勤奋好学、勤

于实践外，还在于他思想活跃，视

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致他能够独

立思考，悟出科学的思想和真谛。

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

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

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

地来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

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

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

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

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

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

一种无形的鞭策。



52

学史·文化

勇于创新    解决实际问题

丁文江勤奋好学，重视野外

调查，搜集事实材料，善于总结思

考，所以他能够在学术勇于不断创

新。他能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

学、矿业、交通以及整个学术事业

的发展作出贡献，实与他能运用科

学方法，不断获得新的事实材料分

不开。丁文江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多学科工

作的推动者。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会和中

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古

植物学的奠基人。后来，中国古植

物学的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与他对早期古植物学的艰苦创

业和贡献分不开的。与古植物学一

样，当时的古脊椎动物学在我国也

属空白。为创建该学科，丁先生还

派杨钟健去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

总之，丁文江先生以“立足自己，

争取外援”和运用“请进来，派出

去”的方法做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

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古

植物学乃至古生物学，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人才迅速成长，研究成

果连续发表，促使学科迅速发展，

并已广为世界所知。至此，中国古

植物学已初步形成，它作为一门完

整的独立学科出现在中国辽阔的

大地上，并加入了世界科学之林。

而丁文江先生及其功绩则是该学

科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此外，丁文江对史学的首要

贡献是用其他学科研究历史，最

早的贡献是用优生学的知识研究

中国的谱牒。在跨学科研究方面

的另外一个贡献是用统计学的方

法——通过对二十二史上的人物

籍贯的统计，研究了“历史人物

与地理的关系”。

正因为有这种勇于创新的精

神，造就了丁文江先生的许多第

一，这种创新精神是我们今天做

科研工作需要发扬的。

敢于担当    服务国家民众

丁文江是一位用自己的行动

为国家和民众服务的爱国者。他对

我国地质学的创建是科学救国的

一件实事，他以自己的知识为国家

服务，不存在利己之心。葛利普说：

“丁博士以超人之才识与能力为其

祖国服务，从来不为私图”。

丁先生的服务于人民大众，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动准则的

理念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多次

呼吁少数人应当并能够担当国计

民生的大责任，而且终生身体力

行，就是这个理念的表现。因此

他论人治事每常以实践成效为准。

1934 年发表的《我的信仰》

一文中，丁文江先生把自己的信

仰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要做

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

欲望的行为 , 就是做有利于社会的

行为，第二，要以科学知识作为

行为的向导。在这里他回答了人

生观的两个基本问题：要为社会

的最大多数人服务，而服务的方

法则是要倚赖于科学。 

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与青

年的责任》演讲中，他说：“……

今天的青年……应该要十二分的

努力，彻底地了解国家的需要，

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

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

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

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今天，

我们的青年更应该如此。

甘于奉献    不计个人得失

丁文江心怀大志，爱我中华，

在人生的征途上奋发进取，甘于

奉献，牺牲自身利益，为祖国、

为人民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1910 年，留学时，丁文江和

李祖鸿在张轶欧的帮助下，有了

补全官费的希望。因丁文江马上

要毕业回国，就把官费让给了李

祖鸿。而李祖鸿不但补了夏间的

官费，还从这年的 1 月起一次性

补给了 100 多镑。

1934 年，听说云南教育厅请

孟宪民等去云南做调查，丁文江

连夜将自己从前在云南调查所得

之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孟宪

民等参考。可见，他对同事、对

公益事业，是何等的无私。

丁先生竭尽全力为青年的成

长创造条件。考古学家李济说：

丁文江“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

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

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

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

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

走”。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丁文

江牺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献精神，

要学习他克服困难创办教学机构

的奋斗精神，还要学习、借鉴他

按教育规律办事所采取的许多举

措。例如：制定宽口径、重基础

的培养方案；注重实际工作能力

的培养；在主要学科方向上聘请

高水平教师；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树立严谨的学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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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于律己    坚持廉洁奉公

廉洁奉公是丁文江的一贯理

念。他作风正派，从不以权谋私，

无论在地质调查所，还是淞沪商埠

总办任上，亲友上门请托，他都一

概拒绝。他不为家人申请留学公费

而由自己负担。他两袖清风，不置

私产，有兼职而又受兼薪，在辞世

前还留遗嘱将自己的藏书和一部分

财物捐给中国地质学会。

傅斯年说：“他从来不曾坐

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

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干薪。”他

不但不占公家的利益，在需要的时

候，他还要牺牲私人的利益，以成

全公家或他人的利益。丁文江离开

地质调查所的原因，主要是他家里

的经济负担太重，每年多至三千元，

靠地质调查所的薪俸不敷应用。

1934 年，丁文江接任中央研

究院总干事。那时，国力不强，经

费有限。丁先生一上任，就宣布裁

撤总干事属下的庶务处，将国际出

版品交换处移归中央图书馆办理，

只保留原有的文书、会计两处。丁

文江所以要进行机构精简，是为了

节省出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

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研究事业。

此举可体现丁文江的工作理念：一

切以研究为中心。

丁文江这种严于律己，坚持

廉洁奉公的精神正是当前社会所宣

扬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乐于助人    关心亲朋好友

丁文江乐于助人，对家人、

亲戚、同事、朋友和学生都是无微

不至地关心，这种责任感是极为真

挚、感人至深的。

对待家人：学成归国后，先

后将他的四个弟弟并年长的一兄、

一姊和一个弟弟的子侄辈接出来念

书，接受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

往国外留学；而受丁文江栽培的子

弟，均各自有成。

对待夫人：丁文江与夫人史

久元结婚后，感情甚笃，这在朋友

间传为佳话，傅斯年就曾说：论到

在君之对家庭，真是一位理学大

儒。他对于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

极其恩爱的。他们两个人的习惯与

思想并不全在一个世界里，然而他

之护持她虽至新至少年的恩爱夫妻

也不过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值

得敬佩的女士，处家，待朋友，都

是和蔼可亲，很诚信，很周到的，

并且对两方的家庭都是绝对牺牲自

己的。她不断地病，在君便伺候了

她二十多年的病，不仅做她的保护

人，并且做她的看护生。他真是一

个模范的丈夫，无论在新旧社会中，

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对待老师：龙先生的知遇之

恩，丁文江终生感念。他不止一

次说过：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

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

能那样早出洋留学。1911 年，他

自英国学成返乡，路经湖南，专

门到长沙拜谒恩师。1935 年 12 月

2 日，丁文江再次来到湖南，下

车伊始，即表示：到湖南一定要

看两个人，一是胡子靖先生，第

二个就是师母龙研仙夫人。12 月

5 日，也就是他煤气中毒前三天，

徒步登上了海拔 1 000 多米的衡

山，拜谒龙研仙先生纪念亭。

对待友人：丁文江一生，交友

极广，自政要官员、军阀首领，到

学界名流、工商巨子、海外一流学

者，都有他深交过的朋友。凡是和

丁文江有过深交的人，无不感于他

对朋友的诚厚，无不对他的交友之

道交口称赞。在他逝世后，傅斯年

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一文

中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

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

即是凡朋友的恶事，他都操心者到

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

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

正因为他对朋友有这样一种特殊

的、甚至超越朋友界限关心，所以，

朋友总喜欢称他作“丁大哥”。

对待学生：丁文江很重视青

年地质人才的培育，惜才、爱才，

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他对赵亚

曾的青睐，对谢家荣、朱庭祜、王

竹泉、杨钟健、李春昱、黄汲青的

栽培，处处显示着他的提携后进的

精神。因此黄汲清说“丁先生在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提

拔和使用人才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

和心血成绩很大影响深远。他是

20 世纪的伯乐”。

丁文江虽然已经远去，但是

他对待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待

友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对待晚

进后学则亲切教导、百般关怀、热

情扶掖，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也是我们要铭记和学习的。丁文

江卓越的领导才能、精心的策划和

具体实践能力，不仅是对中国地质

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他人格魅力

的具体体现。

第一作者单位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